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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家乡的村口，一片桃花
如锦缎般铺洒在路边，一股桃花的
香味扑鼻而来。我知道，沉睡了一年
的桃花又被温暖的春风唤醒了。细
细看它们的叶子，在阳光的轻抚下，
显得纤细而又轻盈。它们的芳香，早
已是一丝一缕地向着天空升腾，粉
墙黛瓦的村庄在桃花的映衬下，尤
显得秀丽俊美。

以前，我们家的门口有两棵粗
大的桃树。每年春天，桃花灿然绽
放，映染了整个村庄。这个时候，祖
母会搬来一张椅子，坐在门前，静静
欣赏着眼前开放的桃花。我们小孩
则在桃树底下嬉戏玩耍，特别是刮
风或下雨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快乐

了，穿梭是桃树间，仰起脖子来看高大
的桃树，那上面不停有的粉红色的花
瓣飘落，轻轻拂在脸庞上，酥酥的痒痒
的。花瓣也仿佛和我们捉迷藏一样，撩
拨着我的脸面，躲进我的脖子里，藏在
我的衣袖里。地上落英缤纷的花瓣，薄
薄的一层，又仿佛是一床绣了花朵的
锦被，铺在树底下。有风的时候，桃花
伴随着风儿洋洋洒洒的飘呀飘，时左
时右，忽上忽下，像似在跳动着舞蹈。
我们试图抓住这些飘落的花瓣，不停
的追逐玩耍着。祖母看着我们嬉戏，也
开心的乐了。

桃花是三月的笑脸。山冈之上满
眼是摇曳的春红，光艳照眼，美艳得
几欲燃烧。桃树开得热烈奔放，或掩

面，或含苞，或怒放，胭脂红濡染着山
峦，如灼灼其华的娇艳云霞落到地
上，也许只有用“满树如娇烂漫红，万
枝丹彩灼春融”才能形容吧。桃花无
华贵气，也无凄清味、孤独感，单植虽
也耐看，密植成林则更是动人。放花
时，云蒸霞蔚，如火如荼，才叫摄人心
魂，动人心魄。青山环绕，白水东流，
盛开的桃花犹如织锦的彩带，把青砖
黛瓦的村庄装扮得越加的妖娆美
艳。

近些年，家乡发展果业，大面积
的种植这种低矮的新优良品种桃树，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桃树。春天
来临，桃花绽放，树上的桃花，点点缀
缀，若美还羞，素净淡妆，轻灵纤巧，

若遇微风，轻轻摇曳，把这个灿烂的
春天装点得繁花似锦。当桃花开得最
艳丽的时刻，引得游人纷至沓来，带
着家人前来踏春赏花。蜂而嘤嘤，彩
蝶飞舞，一串串愉悦的说笑声在桃花
丛中荡漾。特别是小孩，映衬在粉红
色的花丛中，尤为的可爱了。他们相
互追逐着，把原本寂静的村庄渲染得
热闹非凡。

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桃花，切身
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我心情变得无比
的欢畅，伴随着暖暖的春风，我不由哼
唱起了蒋大为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
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影在明净的水
面……”

桃花依旧笑春风
□江初昕

立春刚过，芦苇滩便抻动了自己
的筋骨，从冬的沉寂中，缓缓醒来。

力量，在春天的悸动中暗涌；所有
的生命，都在被春气唤醒，蠢蠢蠕动。

积冰，在融化；清寂的夜晚，临近
芦苇滩的人家，能听到冰块破裂的声
音，嘎吱嘎吱的；有时，还会发出沉闷
的阵响。

隆隆，如地面趟过的滚雷。大地，
在做深沉的呼吸，在分解自己冻结的
肉体。

整个芦苇滩，在酥软，在萌芽。空
气中，蒸腾着湿淋淋的水汽。

春渐深，水潭的积冰，慢慢化开，
一变为汪汪潭水。

因了枯水，滩地上便露出一些陆
地，地面湿漉漉的，土质疏松，脚踏在地
面上，松软如绵； 的，土地在呼吸。
芦苇，就从这松土中，从这潭水中，静悄
悄地冒出它的嫩芽，白白嫩嫩的苇芽，
像婴儿的白嫩的手指；带着一份娇气，
带着一份生命的清新。掐一段，放入口
中，慢慢咀嚼着，一种清甜的味道，在口
中弥漫开来，是一种早春的味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
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

滩岸边，村口上，确是有几株桃花
开着；桃花灼灼，为芦苇滩镶上了半弯
俊眉，绰绰约约的，一脉风流。潭水中
没有河豚，却有着数不清的鲫鱼，村里
人家，就把家养的鸭子，呼啦啦地赶进
芦苇滩中，家鸭扑 地嬉戏、追赶，
尽情地享受追鱼之乐。“芦芽短”，短
短的芦芽，肥而嫩，鸭子也喜欢。

大量的野生水鸟出现了。
最多的，是一种叫做“水燕子”的

水鸟，脊背灰褐色，腹部白色；色彩，灰
白相映，似乎暗合了天地和谐的征象。

更多的鸟儿，人们是叫不出它们
的名字的，只是笼统地称之为 “水
鸟”，只因它们就是为了一条河而来，
为了因一条河而形成的一片芦苇滩而
来；或许，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为了水中
的鱼儿，滩上的水草，乃至于草虫而来。

我喜欢站立芦苇滩边，看水燕子
上下翻飞的情状。灵动、飘逸，力量的
爆发，和性情婉约的展示；晴阳下，水
燕子洁白的腹羽，闪烁着明亮的光，天
地间划过一道道闪电，照亮空间，也照
亮时间。人，则在这时空中，享受鸟儿
飞翔，给人带来的快意；目光，追逐着
鸟儿，实在就是在追逐自己难以实现
的某一种愿望，或者理想，比如：飞翔、
天空、自由，心灵的放飞，甚至于一份
肆无忌惮的放肆。

我心飞翔，理想情趣，不妨安置在
一只鸟的翅膀上。

竞争和角逐，似乎无处不在。芦苇
滩上，野鸟与家鸭争食，放鸭人看到了，
会蓦然发出一声长啸；啸声震动了芦苇
滩，芦苇滩中，随即便是一阵扑棱棱的
混乱和喧嚣：鸭叫声，鸟鸣声，翅膀的闪
动声，长啸在空中的回荡声……世界，
变得如此热闹，仿佛，所有的生灵，都在
共同谱写一首春天的协奏曲：低音、高
音，长音、短音，雄浑的、柔婉的，快乐
的、悲伤的，深沉的、激昂的……

天籁之音，或许差可表达。
春醒的这段时间，早晨的芦苇滩，

大多被水雾笼罩；似乎，越是晴好的早
晨，雾气就越浓。天朗朗，雾浓浓；磅
礴、浩荡，凝重、黏稠，整个芦苇滩，都
完全沉陷、迷失，酣醉于自己白色的梦
境中。洁白如乳，轻风吹过，缓缓搅动，
潺湲流淌，肤如凝脂；若然疾风骤起，
雾气便骏马奔腾般，滚滚涌动，滔滔
然，气势汹涌。宁静的天气，雾气会随
着太阳的升高，渐次散去，一股股，一
片片，一缕缕，一丝丝……

缓缓地飘入空中，升腾着，飘逸
着，婉约、柔美，如梦如幻，如同仙女降
落人间，舞动她轻盈的水袖，仙气纷然。

春尽的时候，芦苇滩，就满是泱泱
的绿了……

春到芦苇滩
□路来森

小倩下班时已经是夜里十点，
她带着一身的葱花味追上了一辆驶
向远郊的公交车。

有座。
同排座位上抱臂瞑目的是一位

大爷，或者是一位大叔，脑袋亮光光
的，看不出年纪。借着车外的路灯
光，小倩看见他脖子上垂着蚯蚓屎
似的耳机线。小倩掏出自己的手机，
准备看韩剧，却发现没电了。

窗外是灯的世界，车灯、路灯、
店铺里招牌上的霓虹灯，还有高层
住宅里星星般的灯火，看不见特别
的风景。无所事事的小倩只好打量
车内。

车内分明坐着许多人，却显得
分外安静，一块块亮着的手机屏幕
映照着一张张模糊的脸，气氛有些
怪异。

小倩希望能听到一点声音，
能听到一点带有活气的声音。但
就是没有人说话，连汽车的鸣笛
声也没有。小倩扭过头，想跟同排
座位上的人说说天气，或者问问
他到哪里下。同坐的人仍然闭着
眼，听不到他的呼吸，一颗光脑袋
随着车行的节奏不停地晃动，像
一个电动不倒翁。路灯把窗外树
木的影子斑驳到他的脸上，小倩
就想到了出土的僵尸。她很想伸
出手指去试试他的鼻息，却不敢
冒失，怕他突然睁开眼。小倩环顾

四周，想换个位子，但空位边都有
一块手机屏亮着，照着一张卡白
变形的脸。小倩头皮发麻，一股不
知名的力量漩涡般裹挟了她，使
她心口发紧，脊背发凉。

是不是应该下车？她问自己。车
子猛地一怔，小倩也猛地一怔。车内
的顶灯亮了，车前门开了，一个胳膊
上搭了件上衣的大妈冒了上来，花
白的头发间漾着缕缕热气。小倩的
心口终于松了。

司机又关了车内的灯，大妈和
她头上的热气都不见了。也许大妈
也感觉到了车内的冷，她打开了手
机音乐，是一曲热烈的广场舞曲。
声音不大，却搅翻了一车的冷肃，
于是一束束冰冷的目光风一样朝
她刮过去，广场舞的曲子烛光一样
摇曳了两下，熄灭了。车内又陷入
了死样的沉寂。一块块手机屏的亮
光蓝幽幽，白森森，像墓地里的磷
火。

车内安静得令人窒息，仿佛误
入了木偶库，错进了蜡像馆。不，如
果是错进了蜡像馆她也不会害怕，
至少她知道他们都是蜡做的。她分
明看见车内漂浮着一片片灵魂。

小倩想下车，但这已经是最后
一班车了。她离开座位，摇摇晃晃地
走到司机身后，她想至少司机是活
的，因为他要驾驶车。小倩扶着司机
身边的铁杆站着，遮阳板挡住了窗
外的光线，司机浮在黑暗中，判官似
的没有表情，也看不见他大幅度的
动作，汽车在空旷的路面上无声地
滑行。小倩心缩成一团，想哭。一句
“我要下车！”一直在口腔中上蹿下
跳。

车又猛地怔了一下，车内顶灯
亮了，前门又开了。小倩以为心里的
话溜出了口，司机为她开了门。一个
围红围脖的女孩火狐一样蹦了上
来，朝差点撞了满怀的小倩粲然一
笑。她的笑，阳光般融化了小倩心头
的薄冰，小倩也笑了。

女孩就近找了个座位坐下，夸
张地表达着她找到座位的欣喜。她
把两只胳膊从肩包带中挣脱出来，
书包顺到了胸前，呼啦拉开拉链，从
里面掏出一本书。

她掏出一本书来，就着车顶上
的灯光读起来。她的声音细小而含
混，却像清泉一样唤醒了山林。于是
车内有了转动脖子的声音，伸腿脚
的声音，打哈欠的声音。有人把手指
关节捏得咔咔作响，有人叽叽喳喳
地开始说话。

司机没有再关车内的灯。橘黄
的灯光，明亮而温暖。

夜行（小小说）

□何荣芳

四十多年前，一位大学放寒假的初中同
学来到我宿舍找到我，他说他准备去大街上
摆摊写春联卖，为下学期上学挣点学费，也
为他的父母减轻一点压力。我非常支持他，
给钱让他买了写春联的红纸，还从一所小学
的学校里为他借了一张课桌，帮着他抬到了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在百货公司大门旁找到
一个挺醒目的地方摆放好。那天他对我说：
“松竹梅岁寒三友，家里穷练就本领！”我笑
了笑说：“别说的那么寒碜，是桃李杏春风
一家！”

连续几年，他都在年关时住进了我的单
身宿舍，白天在街头写、晚上在我的宿舍里
拼命地加班写春联卖，有时我也帮他写、帮
他卖。每一年，他都争到了一份不错的过年
费和学费。记得当时，他写的最多的一副对
联，就是这副对仗工整的“桃李杏”了。他写
这副对联加写横披时说，有两个备选答案，
一个是 “家和顺一”，另一个是 “门有百
福”，还问我那一个好？我回答说，都一样，
“家和”就有“百福”，“顺一”了也就家之
“门有”了。他奇怪地望着我，神情舒展地
说，“门有百福” 可以指在家外的桃李杏和
松竹梅，既有门里、也有门外之福，如果是门
外之福就未必能够得到的；而“家和顺一”
完全是指家里面的生活气象，一团和气，春
风灿烂。

我说我第一专业学林学的，桃李杏本是
一家，你知不知道？他惊呆了问：“真是一家
的嘛，为什么？”我说，是的，因为它们不仅
同属于蔷薇科，而且都李属的几个不同的品
种而已，就像老虎与猫同属于猫科、而波斯
猫与家猫就同属于猫属一样。我还说，正如

你所说，“家和顺一”好，门前有再多的福
也只是个摆设罢了！

他是学中文专业的，当时就反驳我说，
不对，“竹外桃花三两枝”, 桃花还有三两
枝不同呢？当年，我也读过一些唐诗，我略
微思考后说，对呀，也有“一枝红杏出墙
来”，那不是一枝了吗？ 我见他无奈神情
中透过一份疑惑，我便戏说他是杏花
了———“沾衣欲湿杏花雨”呀！他也乐了：
“还有梨花，’千树万树梨花开’呀！”

我告诉他，真的错了，梨不是李属的，
而是梨属了；就像虎与猫，分别属于虎属与
猫属了。他听了，愣愣神后问我：“解释一
下，有何不同？”我说，梨为伞房花序，即数
朵花簇生在一起，中间那朵花先开，周围的
花儿稍后次第开放；而桃、李、杏的花儿则
不同，成花序状———单朵或两朵直接开在
了枝条上。另外还有不同之处，就是从雌蕊
的柱头上看，梨花的柱头分成 5 个，基部离
生；其他李属的三种花儿的柱头只有 1
个———这也是天然巧合中的自成一家呀！

他仍然固执地说，未必，桃李杏开花的
顺序有先后之分，还有开出的花儿分别有
红、粉红、白色的不同颜色。我解释说，是
呀，是有不同之处的，就像不同的人穿了不
同颜色的衣服，或者同一个人笑与不笑的
姿态、行走的动态与不行走时的静态也有
所不同，这些都不是物种分类本质的区别
与特征。

他突然乐了，他说我是林学专家说得
头头是道的，可是他从文学的角度也找到
了准确答案。我问：“什么答案？”他欣然告
诉我四个字：“春风一家！”

桃李杏春风一家
□鲍安顺

小村在万山丛中，东山，在小村村口。
破晓时分，东山像朵青莲花，从黑夜深

处醒来。向光的那面，暖而亮，向村子的这
面，郁而青。

那完整的一匹青，似乎一伸手，便可摸
一把。

深深浅浅一把青。
山脚一溜笨杨柳，是碧玉妆成的青，万

条垂下绿丝绦的青。它在风里一扬一飘，像
长发美少年，时不时将长发一甩，有点春风
浪荡。北方的柳，总带着铿锵的北地野气；若
在南方，会是几丝柳青晕染一角茶楼，女子
俯在窗口，生生一曲 “今我来思，杨柳依
依”。也雅致，也旖旎。

野枸杞，一丛一丛散漫的青。它们的根，
以脚下为原点，在东山上，四处游走，逶迤而
去；像京剧里的西皮慢板，那么散，那么摇。
慢悠悠地讲理叙事，没人赏也不要紧。枝蔓
上，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一咕嘟一咕嘟
的春光，就凝在那儿。

枸杞头，采来焯水，拌小菜儿，鲜。娇滴
滴的鲜。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枸杞
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
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
锅爆炒，皆极清香。”

可是我老家的人，春忙时，便无暇理睬
东山上自顾自泼蛮的野枸杞，它们便更疯更
泼蛮地跑满了东山。

野葡萄的旧藤，像绳索，参差披拂，蒙络
摇缀，春风一到，又仰着头往上攀，又自负，
又欢欣。真是一群小丫头，踮着脚尖儿，迈着
小碎步，一窜一窜上楼梯。一捻捻的芽儿，先
深红，后转青。早发的，青得一本正经，后发
的，羞羞怯怯，但是都非常励志啊，春风中，
真是鲜嫩的新开始。

好吧，山上的春光，借着这青，一天比
一天厚。

蒲公英，天南星，苍耳，泥胡，荆芥，柴
胡，知母，地黄……东山的地面上，渐渐飘
拂起醒人的药香。一种草，一味药；一抹青，
一道福。你以为我们的中药多么玄吗？没
有。它是我们走过东山时，向我们招摇起伏
的那一把把青。

那时，我们一放学，就挎上篮子，上了
东山，寻寻觅觅，刨药材，挣零钱儿。丹参的
根，鲜红，我们叫它状元红；知母的根，白白
胖胖，像小孩儿的胖脚丫；蒲公英，举着一
杆笔直青翠的茎儿，上头一朵明黄的花。剜
在篮子里，它还在喜悦生长，兴昂昂地开
花。

就是不刨药材，我也喜欢腻在东山一
坡青里。浅卧其中，如浮漾碎波，噙一杆草
棍儿，钻进鼻翼的香，都是青绿色。

站在东山上，一扭头，忽见满山寂静的
青。它们已不是早春点点水泡一样微小的
青了。那时，干草棵子，石头蛋子，枯黄叶
子，乱慌慌地这边捂，那边摁；可是，怎么盖
得住。这一簇，那一簇，尖尖嫩嫩，浅浅深
深，漫了一山，缭乱的青。

东山的青，把雪藏匿起来，把沟沟壑壑
藏匿起来，把泥土变松，把我们的日子变
青。它对眼睛的诱惑，像心底里一种执念，
它一绿，我们的心就蓬松起来；视觉和情感
连通，从内到外，暖个透，青个透。

东山一把青，有它的密度和表情。惊蛰
的模样，雨水的模样，夏至，处暑，立秋，寒
露，霜降，草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扎实；青在
东山上，随之变换浓淡浅深。即使白霜覆盖
了，淹没了，一山的青，暂时隐退。不要紧，
你知道，草知道，不远处，还有来春。

东山一把青
□米丽宏

提到“淘”字，我就想起母亲烧的大锅饭，
她总是把米淘得干干净净，“淘”字一下变得
活色生香而柔情，十分相见如故。是词里说的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前我并
不明白，在旧书摊买书，怎么就叫“淘书”？后
来自己有了这一行为，才觉得淘书美妙绝伦。

门前有个旧书摊，年轻的女摊主见到我
总是笑盈盈，我在她的书摊前一蹲，没有半个
时辰直不了腰。朋友嘲笑我说：你看到书都走
不动路了。挑书的当儿，她会和我聊几句，话
里话外全是书。她读的书，给我推荐的书，有
时还会说上几句共鸣。我挑好一沓，起身付钱
走人。时而她回应一句，你怎么从来不还价？
我笑。书遇有缘人，它的价值不能用钱衡量，
所以我不还价。其实她不黑心，总将书价压了
又压。她说，书赐有缘人，有的赚就行。

一次，淘到一本八零版的《现代诗韵》。
昏暗的灯火，它安静地躺在书堆，我伸手拾
起，再没舍得放下。原来的书主叫“静宛”，
她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笔记，我猜想是精读
了三遍，铅笔打了一次底，落了许多问号，后
来又在书页上贴了标签，做了解读指引，标
得清晰明朗，最后一次应该隔了数年，用蓝
色笔快速写就，对内容熟稔如心了，作者有
些纰漏，她都作了纠正。我忽然觉得在千万
人群中遇到另一个自己，刹那间旧爱满怀，
那种感觉用手不释卷形容都不够，真是爱到
骨子里。我每每读它，总是想，三十年后的静

宛今安何处，她还在读书么，或者像我这样
嗜书如命，可她为何遗弃了这些宝藏，或是
生活辗转所致？可这些已经不得而知，但我
相信，她一定还能记得这些美好的回忆。

另一次，在扎堆的旧书中，我翻到一本
袖珍版的《随园诗话》，随手打开就看到一
句话，“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我觉得
这话像是说我，说我读书之余营营役役的
写字事，辛苦地构思，次次地修改，常常因
为定稿一句话，几近脑汁，那些清寂里的暗
欢，是局外人难以体会到的快乐。后来每天
上班，我都如珍似宝地带着它，在车上、路
上，站着、走着，书就捧在眼前，人忽而被一
个刹车踉跄，或一不小心撞上行人和阻物，
有人不解，有人窃笑，而我自顾如痴如醉。

后来出差一月，回来时，门前的那个旧
书摊不见了。我不知原因，可又想知道结
果。那个摊主去了哪里，或发生什么变故？
我黯然无欢，茶不思心不宁，失魂落魄地周
遭寻找，可再也没有遇见那个旧爱，那种感
觉是时刻绕在心头的想念。

网上有“淘宝”一说，淘宝族把这一行
为自称“小淘宝”，言下是说，淘的不是珠
宝，是一些小欢喜，是相见如故的爱。比如
我之于那些书，之于那个旧书摊，我相信它
一定还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某一天会蓦然
回首，在转角，在一直回旋的心间，我依然
会淘到另一个自己……

“淘”到另一个自己
□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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